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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川渝地區「柳本尊」一系佛教是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具有濃鬱地方化

特色的佛教教派。該教由晚唐時期居士柳本尊創始，南宋僧人趙智鳳發揚光大，趙

後無復繼者。此系佛教以「設像」作爲主要「行道」方式，建立了一套顯密雜糅、

多宗兼弘的造像體系。其中以毗盧本尊爲核心的華嚴類造像是其主體，與表達密

祕、淨土、禪宗乃至儒家思想爲主的造像相並置、組合，闡釋了該教特殊的教義思

想與信仰 意涵。 

關鍵詞：柳本尊一系佛教、造像體系、華嚴題材 



486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柳本尊」一系佛教是唐宋間川渝地區出現的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

非典型、具有濃鬱地方化特色的佛教教派1。該教派由晚唐、五代四川籍居士柳本

尊（柳居直）創始，柳氏圓寂後一度衰落。迨至南宋淳熙年間，大足僧人趙智鳳祖

述本尊，嫡傳法脈，在昌（大足）、普（安嶽）等地廣建佛寺，設像行道，其後法

統遂絕，無復繼者。 

「柳本尊」一系佛教有著自己特定的佈教道場，以石窟寺爲主要形制，開創

了有別傳統的造像體系。石窟寺營建主要在南宋時期，分佈於重慶大足區及與之

毗鄰的四川安嶽縣，其中以大足寶頂大、小佛灣石窟寺遺存為其主體。造像內容

以各類尊像、經變、故事、佛塔等為主，尤以華嚴三聖、柳本尊「十煉圖」內容為

突出。題材眾多，顯密雜糅，禪教兼融，所謂「凡釋典所載無不備列」。 

華嚴類造像在其造像體系中佔有了很大比重，形式上有華嚴經變、華嚴三

聖、毗盧單尊、三身佛等，其中以華嚴三聖像分佈爲多。在特徵上具程式化，往

往毗盧佛頭戴有柳本尊坐像的花冠，雙手於胸前結抱拳印，龕壁多題刻有「假使

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語與「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願詞等。 

從現有窟寺造像看，該教在教判上可謂顯密兼弘、闡教合一，博眾宗之

長，成一家體系。在教義踐行上既倡心性修行，又宣黎庶教化。趙智鳳時期，

該教派以特定的造像體系極力弘傳教旨，這些造像在功能與意涵上無不賦予濃

重的教派色彩。由此而言，作爲此系佛教造像體系中的華嚴類造像，其要職就

不僅是傳達單純的華嚴思想，而是兼具了象徵、揭示本教派教旨的作用，其中

尤以後者爲重。 

一、柳本尊一系佛教史實及其造像體系述略 

(一)柳本尊佛教史實簡述 

柳本尊（柳居士），名居直，「唐瑜伽部主總持王」，其事蹟文獻未見著

錄。唯大足寶頂小佛灣南宋「華嚴導師」釋祖覺撰《唐柳本尊傳》碑和大足、安

岳「柳本尊十煉圖」題記，簡要記述了其身世和弘教事蹟。根據以上碑記得知：

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柳本尊生於四川嘉州（今樂山市），畢生精務密法，以

居士身份「專持大輪五部咒救度眾生」。因數致神異，人不敢稱其名，遂號「柳

本尊」。 

                                                        
1 該教派的定名問題，尚眾說紛紜，無有公論，至今學界有「柳本尊教派」、「柳氏教派」、「本尊

教派」、「川密」等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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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黃巢離亂導致民間饑饉相仍，「居士憫焉」，遂在廣漢、成都、彌濛一帶

建道場，以燒指、剜目、割耳、斷臂等苦行為民解厄除苦、祛惑斷妄。「蜀人德

之」，被奉爲毗盧佛化身，「四方道俗雲集座下，授其法者益眾」。因聲望較著，

贏得蜀主賞識，為其道場賜額「大輪院」。天福七年（942）柳氏歿2，門人袁承貴、

楊直京等秉承其教，繼續弘法數十年。迨至宋熙寧間，神宗爲本尊教道場敇賜

「壽聖院」額。紹興十年（1140），「右承奉郎前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王直

清與「安養居士眉山」張岷造訪壽聖院，時院事已由僧尼主之，見柳本尊墓淹沒於

「榛莽之間」，乃命僧尼為本尊「建塔於墓之上，架屋以覆之」。顯然紹興時本尊

教已衰落。 

總攬碑銘所記柳氏事蹟，概略不詳外，充滿靈異與奇幻，且生卒年多有矛盾

處。柳氏所傳「瑜伽本尊教」，重金剛界五部密法3，屬瑜伽密教。但其燒身、舍

臂等做法與唐密有別，具有其特殊性。因資料缺略，關於柳本尊教法思想、行持

儀軌、傳承淵源等真實情況甚為不明，若加推斷，或受到四川地區弘密僧人洪照

一系的影響4。柳本尊時期在成都一帶多處建有道場，這些道場基本由其追隨者施

資或舍宅而建，考其形制應以木構寺院式佈局爲主。遺憾今均已蕩然無存，連柳

氏之墓亦無痕跡可尋。當年柳本尊與其門徒在這些道場是如何佈道的？有無造

像？有怎樣的造像？……諸多疑問在今天依然迷霧重重。 

南宋時期，正當柳本尊教法幾近沒落之時，淳熙至淳佑間大足僧人趙智鳳在

川東大足、安嶽一帶開窟造像、興建道場，發弘誓以振本尊教法。根據宋人席存

著銘文記述，趙智鳳於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生於大足米糧裡，五歲出家，年十

六「西往彌牟，復回山修建本尊殿，傳授柳本尊法旨」5。自此趙氏在大足寶頂清

苦七十餘年「普施法水，禦災捍患，德洽遠近，莫不皈依」。趙智鳳後，本尊法統

遂絕，無有繼者。  

趙智鳳赴彌牟之時柳本尊已滅度二百餘載，其教已慘淡衰落，趙何以深得教

旨？並立誓皈依之、發揚之？個中究竟劉氏未在碑文說明，也無史籍可查。記錄

趙智鳳最早的文獻爲成書於南宋寶慶三年（1227）王象之撰《輿地紀勝》，該書卷

161「景物」條記載： 

                                                        
2 據陳明光先生考證，此「天福」應爲「天復」。參陳明光《〈宋刻〈唐柳本尊傳碑〉校補〉文中

「天福」紀年的考察與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煉圖」題記「天福」年號的由來探

疑》，《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2-28 頁。 
3 魏崴《古代四川地區密宗造像的發展及成因》，《四川文物》2002 年第 4 期，第 32-35 頁。 
4 黃陽興《中晚唐時期四川地區的密教信仰》，《宗教學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08-112 頁。 
5 席存著銘文原刻於小佛灣七佛壁，現僅存“承直郎”三字，乾隆《大足縣志》有全文記載，見故宫博物院

《四川府州县志第 11 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69 页。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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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峰山，在大足縣東三十里，有龕岩，道者趙智鳳修行之所。6 

僅此寥寥數語。其餘殘存於大足寶頂宋人題寫銘記中也未見有關趙智鳳實質性內

容。唯寶頂大、小佛灣石窟寺，以其宏大、豐繁的造像遺存見證了趙智鳳當年傳

教的輝煌。寶頂是趙氏化畢生精力營建的弘法主道場，其餘尚有四川安嶽華嚴洞、

毗盧洞、茗山寺等分道場以及分佈於大足與安嶽各地的十餘處大大小小石窟寺，

可以想見南宋時在趙智鳳的經營下本尊教之盛況。僅就寶頂山的弘教而言，其聲

勢之大、信徒之眾、影響之著，堪與峨眉並譽，以致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寶

頂」之讚7。 

與柳本尊傳教不同的是，趙智鳳並未以自殘肢體式的「苦行」去行化救病，而

是采以「設像行道」之法持教度人。趙氏歸納出一套特殊的造像體系──顯密雜

糅、禪教合一，博眾宗之長，集諸家之理，寓宗教性與世俗性於一體。在對造像

的選擇與佈局上，通過特定的空間組合與意義重構，既傳達本尊教之深奧的教義

內涵，又以通俗的「追孝」式說理，教化大眾。這種圖像式的闡釋是趙智鳳對本尊

教的進一步創新與發展，彰顯了其作爲一個宗教領袖的過人之處。 

柳本尊一系佛教在趙智鳳的光大下，得到了具有個案意義的發展。因其地方

化等特色以及在教義理論、修行實踐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含混性與複雜性，學界難

以對其做出一個統一、完善的解釋。呂建福認為趙智鳳試圖弘揚柳本尊遺教，

「但從其密教造像和大足造像的整個佈局及其內容來看，趙智鳳並沒有得到密宗

遺法的傳授」8。丹麥索羅森（Henrik H.Sorensen）認為「趙智鳳及其追隨者的密教，

並不是一個清晰和獨立的佛教類型」，具有「不確定的傳播、地方性、無宗派、非

正統、有經典基礎」等特點9。不論怎樣，柳、趙二氏所倡宣的佛教思想與實踐方

式值得學界的深思與探究。 

(二)柳本尊佛教造像體系 

南宋時期，柳本尊佛教在趙智鳳的引領下開創了有別傳統的造像體系，趙氏

及其門人通過營建大小不等的石窟寺作爲傳法道場。這些石窟寺主要分佈于重慶

大足區及與之毗鄰的四川安嶽縣，其中以大足寶頂石窟寺遺存為其主體，另有十

                                                        
6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4357-4378 頁。 
7 語見（清）史彰撰《重開寶頂碑記》，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

慶出版社，1999 年，第 219 頁。 
8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頁。 
9 索倫森《密教與四川大足石刻藝術》，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374-3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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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附屬石窟寺分佈於大足寶頂大佛灣周邊和安嶽等地。造像內容以各類尊像、

經變、千佛、故事等為主，尤以華嚴三聖、頌揚柳本尊的「十煉圖」內容為突出。

題材眾多，所謂「凡釋典所載無不備列」。 

寶頂石窟寺由趙智鳳一手經營，開鑿於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1174-1252）。

以大、小佛灣爲中心，周邊方圓 2.5 公里區域分佈有十餘處佛塔及附屬造像龕。

大佛灣整體呈「n」字形半環構造，崖壁開龕造像，綿延 500 米（圖 1）。內容包

括各類經變（華嚴變、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觀經變、地獄變等）、華嚴三聖、十

二圓覺、涅槃像、降誕像、孔雀明王、千手觀音、廣大寶樓閣、牧牛圖、鎖六耗

圖、六道輪迴、柳本尊十鍊圖、十大明王、護法等，是柳趙教派石窟寺中題材最

爲豐繁、規模最爲宏大者。小佛灣位於大佛灣東南 300 米處聖壽院內，現存有經

目塔（大藏塔）、七佛壁、本尊殿、毗盧庵等，造像題材有父母恩重變、報恩變、

華嚴三聖、柳本尊十鍊圖、千佛、十大明王、護法等。寶頂石窟寺周邊分佈有 16

處造像，題材主要爲華嚴三聖，其餘有毗盧佛、三身佛、二佛、護法神等。 

 

圖 1  寶頂石窟寺大佛灣平面圖 

寶頂山是造像最爲集中區，其他較有規模的是安嶽華嚴洞、毗盧洞、茗山寺

等。華嚴洞位於安嶽石羊鎮，佔地 136 平方米，是柳氏佛教開鑿的石窟中規模最大

的一座洞窟。窟內主體造像爲正壁華嚴三聖，兩側壁各五菩薩，眾菩薩上方附有七

處九會等內容，十菩薩結合正壁文殊與普賢，形成十二圓覺格局。毗盧洞位於安嶽

石羊鎮，主要造像有反映柳本尊行道的十鍊圖、毗盧三身等。茗山寺位於安嶽頂新

鄉，現存有毗盧佛、觀音、大勢至、文殊、護法神等題材。另有一塔現已傾圮10。 

                                                        
10 西南民族大學石窟藝術研究所《四川安嶽縣茗山寺石窟調查簡報》，《四川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2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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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幾處主要石窟寺外，尚有十餘處以華嚴三聖、三身佛及柳本尊及其眷

屬像爲主的窟龕分佈於大足中敖鎮、龍石鎮、金山鎮及安嶽雙龍街鄉、林鳳鎮、

龍台鎮、高升鎮、石鼓鄉等地。 

另外還建有一些佛塔，如寶頂石窟寺的大藏塔（經目塔）、轉法輪塔（俗稱「倒

塔」）、安嶽雙龍街鄉的經目塔、茗山寺塔（已倒塌）等，一般塔身有佛、菩薩、

祖師等尊像，個別題刻大量經名。 

梳理上述石窟寺造像，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內容繁雜，涉密教、華嚴、

淨土、禪宗等派，更有自創者（十鍊圖、本尊像），重毗盧佛、華嚴三聖、三身

佛、十鍊圖、本尊像、十二圓覺、千佛等題材。第二，注重佛、菩薩組合，不表

現弟子。第三，凡毗盧佛頂部多有柳本尊像，柳本尊則頂部有毗盧佛像，以示柳

本尊爲毗盧佛化身。第四、造像附有大量題記，內容主要爲經文、經目、偈語

等，無供養人、工匠、年代等方面信息，題記中夾雜大量俗字，個別為傳世字書、

寫本、碑銘等文獻所不見。第五，作風上尊像飽滿豐韻，富有唐韻，又不乏標新

立異處，如佛、菩薩大膽採用半身形象、佛肉髻不顯、頂有毫光、不表現身光、

菩薩均外著袈裟等，表現故事的畫面充滿現實感，大量採用生活中的素材及其場

景等。 

二、柳本尊一系佛教造像中的華嚴題材 

華嚴類題材在柳本尊佛教造像體系中佔有很大比例，主要以華嚴經變、華嚴

三聖、三身佛、毗盧佛尊像、十二圓覺等為主，其中以華嚴三聖數量最多。 

(一)華嚴經變 

整個造像體系中，華嚴經變僅有一鋪，此即寶頂大佛灣第 14 窟造像。第 14 窟

造於南宋淳熙至淳祐間（1174-1252），又稱「毗盧道場」，平頂，平面呈半圓形，

佔地约 20 平方米。清康熙間因「猛風拔木」該窟左壁毀損嚴重，造像基本不存。 

窟內造像（圖 2）：正壁爲一八面轉輪藏，高 5.4 米，呈高浮雕形式，外顯

五面，與後壁、地面及窟頂相接。整體分基座、亭帳、天宮閣三層。基座呈倒

錐形山石，祥雲繚繞，一蟠龍環繞其間，並有四位力士（其中一身已毀），每位

正奮力順時針向推轉藏輪。亭帳外側各面轉角處立八棱亭柱，上雕蟠龍，帳內

每面爲龕形，造坐佛，正面向爲本窟主尊毗盧遮那，趺坐，戴冠，著僧祇支、

垂領袈裟，結毗盧印，嘴角發出毫光左右沿兩頰延伸而上。左右兩側面亭帳內

趺坐佛均不戴冠，左側者結毗盧印，右側者左手禪定印，右手說法印。上部爲

九座二層式天宮閣，每層內有一身趺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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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輪藏右側壁以弧形轉至南壁，壁間爲四組以華嚴三聖與部分供養菩薩等組

成的說法場面。各組造像並非截然獨立，而是相互借用鄰組文殊或普賢，巧妙形

成三聖組合。茲從內到外依次描述之：第一組，主尊毗盧佛趺坐於須彌蓮臺，結

毗盧印，戴冠，頭頂上方一小坐佛。左右爲文殊、普賢二聖，立姿，戴冠，內飾

瓔珞，外著袈裟。下方四身供養菩薩相對合十或立或跪。第二組，主尊形姿與第

一組同，趺坐於須彌蓮臺，雙手揚掌，右側趺坐文殊與左側與第一組中的普賢形

成二脅侍。主尊頭頂上方有趺坐小佛及樓閣祥雲等，下方佛座處一跪拜菩薩，面

朝壁，背對觀眾，其左右各一菩薩合十相對而立。第三組，主尊形姿與前組類

似，趺坐於須彌蓮座，左手結禪定印，右手說法印，右側趺坐普賢與第二組文殊

形成二脅侍。主尊頭頂上方祥雲間一組小型一佛二菩薩組合。下方立二供養菩

薩。第四組，處於南壁（窟門左壁），主尊手毀，似結轉法輪印，右側文殊與第三

組普賢形成脅侍組合。佛座兩側分別立一菩薩，下方跪一菩薩，面朝壁，背對觀

眾，左右各立一身天王。上方祥雲間有樓閣、趺坐佛及一身善財，合十站立。四

組畫面中文殊與普賢蓮座下方均有各自坐騎青獅和白象。 

窟左壁損毀，主要造像不存，推斷應該與右壁對稱，仍爲四組華嚴三聖組合

造像。現僅存南壁一組，造像格局與窟門左臂基本對稱，主尊趺坐於須彌蓮座，

結毗盧印，左側爲普賢，右側文殊不存。佛座左右分別立一身供養菩薩，下方並

排跪二身菩薩，面朝壁，左右立二天王。上方祥雲間有趺坐佛、樓閣並善財一

身。窟門上部爲二身飛天。 

 

圖 2  第 14 窟內部造像展開示意圖 

窟外造像（圖 3）：窟門楣處題刻「毗盧道場」（「朝散郎知重慶軍府事姚［宍］

恭書」），門楹對聯一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下方石獅二。

兩側壁造像呈對稱格局，上部分別爲八個圓龕，內一身趺坐佛，共 16 身（左壁殘損

嚴重）。下方爲四天王，左右各二，作半身（左側毗鄰門楹處一身天王應爲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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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 14 窟外兩側壁造像示意圖 

分析第 14 窟造像，儘管左壁處殘損，但根據所存造像佈局，可以推斷其內容

應爲《大方廣佛華嚴經》（實叉難陀譯）「七處九會」場面。這是目前學界的公認，

且有詳細考證，茲不做贅述11。 

《八十華嚴》三十九品章，七處九會說。「七處」指人間三處（菩提道場、普

光明殿、給孤獨園）、天上四處（忉利天、兜率天、夜摩天、他化自在天），在此

七處毗盧遮那佛與諸大菩薩共演法九次（其中普光明殿三次），稱之「九會」。七

處九會是華嚴經變表現的基本主題。莫高窟現存三十鋪華嚴變，最早者爲盛唐時

期作品，之後中晚唐、五代、宋描繪較多。內容以表現七處九會之九鋪小型說法

圖爲主，九宮格式分三層三列式擺佈，畫面中央下方繪一半圓形大海，上有一朵

大蓮花，象徵蓮華藏世界海（圖 4、5）12。每會在形式上沒有很明顯的特徵，往往

中央爲第三會，其下方爲第一會，此二鋪位置相對固定，其餘較自由，但一般將

天上諸會置於畫面上方。 

                                                        
11 胡文和《四川石窟華嚴經系統變相的研究》，《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90-95 頁。陳清香

《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78-296 頁。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

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7-54 頁。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寶頂大佛灣第 14 號窟調查報告》，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中國重

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91-141 頁。 
12 潘亮文《敦煌石窟華嚴經變作品的再思考——以唐代為中心》，《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

第1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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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莫高窟第 231 窟華嚴經變  中唐           圖 5   莫高窟第 12 窟華嚴經變  晚唐 

與敦煌華嚴經變相比，寶頂第 14 窟依然以九鋪說法圖表現了七處九會之內

容，很明顯，這種構思來自唐宋時期對華嚴經意圖像化表達的固定範式。所不同

的是，後者乃非平面的繪畫，而是立體的造像，其藉助石窟三維結構，創造出一

種虛擬而又不乏真實感的宗教空間。在參照敦煌華嚴經變的基礎上，可對第 14 窟

造像內容做出辨識：正壁轉輪藏基座部分象徵了蓮華藏海，結合上部天宮樓閣，

此即第三忉利天會。右壁從內到外第一組爲一會菩提道場；第二組主尊上方樓閣

中有匾額書「兜率宮」，此會應爲五會兜率天；第三組主尊上方爲三聖說法圖，右

側有一身跪拜童子，應爲善財，表現的是《入法界品》，故此會爲九會給孤獨園；

南壁窟門東西側二組主尊頭頂皆有樓閣，可比定爲天上之會，分別爲四會夜摩

天、六會他化自在天（圖 6）。 

(二)華嚴三聖 

三聖信仰在佛教中比较普遍，三聖者即一佛二菩薩組合，如西方三聖、華嚴

三聖、東方三聖等，石窟、寺院、石碑等凡有造像處，幾乎無不有三聖之影子
13。華嚴三聖，即華嚴教主毗盧遮那佛與二上首大菩薩文殊、普賢的組合，是體

現華嚴圓融義學的主要尊神。澄觀在《三聖圓融觀門》中云：「三聖者：本師毗盧

遮那如來，普賢、文殊二大菩薩是也。」14宗密《圓覺經大疏》闡釋道：「文殊表

解，普賢表行，行解同體，即是毗羅遮那，是為三聖故。」15 

                                                        
13 釋見脈《佛教三聖信仰模式研究》，2010 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學博士學位論文。 
14 澄觀《三聖圓融觀門》，《大正藏》第 45 冊，第 671 頁上。 
15 宗密《圓覺經大疏》，《卍新纂續藏經》第 9 冊，第 341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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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三聖題材在柳趙教派造像中佔據了絕大多數，主要分佈於寶頂大佛灣周

邊佛祖岩、松林坡、三塊碑、楊家坡、廣大山、仁功山和安嶽林鳳鎮塔坡、高升

鄉大佛寺等。從目前所存造像情況看，往往以毗盧、文殊、普賢三聖爲主，單獨

成龕。毗盧戴寶冠、腕釧，著僧祇支、垂領袈裟，結毗盧印，一般頂有柳本尊坐

像，個別爲火焰寶珠、日輪等。文殊與普賢脅侍左右，皆戴化佛冠，胸飾瓔珞，

著僧祇支、垂領袈裟。一般文殊執經冊、普賢執如意。三聖有趺坐、半身和站立

三種形姿。在龕壁多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

語、「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願文或各類經名等題鐫，有的配有千佛佛或護法等造

像（圖 6、7、8），詳見下表。 

   

 圖 6 大足寶頂佛祖岩華嚴三聖  南宋                圖 7  安嶽林鳳鎮塔坡華嚴三聖  南宋 

 

圖 8 毗盧佛頂柳本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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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柳本尊佛教造像中的華嚴三聖 

序

號 
地點 年代 造像特徵 題記 

1 寶頂大佛灣 

南宋 

三聖爲立像，主尊螺髻，

不戴冠，頂有兩道光芒，

著僧祇支、垂領袈裟，手

結願印。文殊與普賢均戴

花冠，著垂領袈裟，文殊

手托法身塔，普賢托舍利

塔。龕壁爲千佛。 

 

2 寶頂佛祖岩 

主尊戴花冠、腕釧，著僧

祇支、垂領袈裟，結毗盧

印，頂有柳本尊坐像。文

殊與普賢脅侍左右，皆戴

化佛冠，胸飾瓔珞，著僧

祇支、垂領袈裟。文殊執

貝葉經冊、普賢執如意。 

主尊前一單層小塔，塔基

為八面方台，正面左起橫

刻「佛日光輝，法輪常

轉」，塔身四面各作一佛，

並有佛名。 

1.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

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

提心。（主尊左側壁） 

2.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

自受。（主尊右側壁） 

3. 家家孝養二親，/處處皈

依三寶。（文殊左側壁） 

4. 湛湛清天不可欺，不

□□□□□□，/善惡到頭終有

報，只掙□□□□□。（普賢右

側壁） 

5. 欲得不□□□□，/莫謗如

來正法輪。（左壁） 

6. 《大藏佛說守護大千國

土經》/金罡寶山一寸地、

一樹叢林、一錢物、一禽

獸、一應用等名立華

/四千會，每會轉大藏經一

遍，戒定永充寶山香燈

心逆九十六種天魔

外道鬼怪精靈，妄起貪謀

妒盜心 /□正信遵依經

戒同護 持者，現受吉

祥富貴長壽果，若 /□

立受不祥貧窮短命報生遭

王法，死入阿鼻百劫

/八部梵釋四王、蘇羅藥叉

護法、護道天神、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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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八大、六通 /日

夜巡察護守施行，伏請十

方三世九十九億恒河洹沙

一切諸佛菩薩 。（龕

右壁外端） 

7. 無一□不歸華藏。（龕前

案台右側） 

8.古跡佛祖岩（龕頂） 

3 寶頂三塊碑 

主尊爲胸像，作風與佛祖

岩同。左右文殊與普賢爲

後期補塑。 

1.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

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

提心。（主尊左側壁） 

2. 假使百千劫， /所作

□□□，/因緣□遇時，/□□□自

受。（主尊右側壁） 

4 寶頂松林坡 

三聖爲半身姿，作風與佛

祖岩同，造像胸以下殘。

主尊雙手毀。文殊胸下

殘，普賢僅存頭部。 

1. □□□□□，□□我頂上旋，

/□□□□□，□□失菩提□。（主

尊左側壁） 

2. □□□□□，所作業不忘，

/□□□□□，果報還自受。（主

尊右側壁） 

3. □□□順（左壁） 

4. 國泰民□（右壁） 

5 寶頂楊家坡 
主尊與文殊僅存殘體，右

側普賢半身執如意。 
業不忘（右壁） 

6 寶頂廣大山 

三聖爲半身姿，作風與佛

祖岩同，主尊頂爲火焰寶

珠，非柳本尊，右側普賢

殘損。 

1. □□熱鐵/□，□我頂□/□，

終不□此苦，退/□□提心。

（低壇正面左側） 

2. 大藏/佛言/ （低壇

正面右側） 

3.古跡廣大山（龕頂） 

7 寶頂仁功山 

三聖僅存主尊，二脅侍已

風化不清。主尊半身，作

風與佛祖岩同，手毀，冠

中央爲日輪，發出兩道光

芒延伸之龕頂。 

 



川渝地區柳本尊一系佛教造像體系中的華嚴題材 497 

8 
安嶽高升鎮

大佛寺 

三聖趺坐，雙手均毀，形

姿同佛祖岩。文殊與普賢

均戴化佛冠，文殊冠化佛

7 尊，普賢冠化佛五尊。

三聖左右分別一護法，武

士裝束。 

1. □□佛說大毗盧□□成佛

加持神變經 

2. □□依寶大毗盧菴教□□

金幢□ 

左壁： 

3.大藏詣佛供養經 

4.佛日光輝，法輪常轉 

右壁： 

5. □□護國菩薩經 

6. 大藏詣佛供養經 

7.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9 
安嶽林鳳鎮

塔坡 

三聖趺坐，形姿同佛祖

岩。文殊戴化佛冠，左手

執經冊，右手扶膝。普賢

像毀，存殘體，後期有補。

龕壁有小圓龕，內爲千

佛，二十餘尊。 

 

10 
安嶽高升鎮

雷神洞 
 

三聖趺坐於方形佛床，後

期經過補塑改動較大。龕

正壁毗盧佛兩側位置分

別刻一組赴會人物立於

雲端。左壁刻雷公、電母

一組群像，右壁刻風伯、

雨師一組群像。 

1.佛日光輝/法輪常轉（佛

床左沿） 

2.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

床右沿） 

3. □大藏佛說增長人天福

德除諳□□天功經（佛床左

沿） 

4.古跡天功山（龕頂） 

11 
安嶽白塔寺

鄉大佛寺 
 

三聖趺坐於長方形佛床，

後期有改動，毗盧冠內有

柳本尊像。殘存龕壁刻五

圓龕，內分別為小佛四尊

並一身維摩詰，部分有佛

名題記。 

 

(三) 三身佛 

大乘教理主張佛具三身，一者法身毗盧遮那，謂法與教；二者報身盧舍那，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816&B=T&V=37&S=1749&J=1&P=&49616.htm%230_0%230_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816&B=T&V=37&S=1749&J=1&P=&49616.htm%230_0%230_0


498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八相現成；三者化身釋迦牟尼，隨機現起16。其實三身者皆由毗盧遮那所化，並

無本質之別。 

三身佛也是柳趙教派石窟寺中一大題材，其組合相對靈活，一般毗盧居中，

左側盧舍那、右側釋迦，毗盧雙手於胸前結印，有戴冠與不戴冠兩種形制。三身

佛多配置以其他造像，如千佛、世俗弟子、護法等，還有成爲十二圓覺造像的主

尊。比較特殊的一種組合是盧舍那被柳本尊所替代，形成毗盧、柳本尊、釋迦

「三身」。 

1、大足寶頂菩薩屋、菩薩堡、中敖板昌溝、高坪玄頂村三身佛 

菩薩堡位於大佛灣西南約 3 公里處，龕開於一獨立巨石。造像分兩層，上層

爲三身佛，均作半身，螺髻，著垂領袈裟。中間毗盧雙手於胸前結印，不戴冠，

形體較之左右略大。肩部兩側壁留存「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

退失菩提心」題記；左側盧舍那結禪定式印，雙手覆蓋經帕，袈裟覆右肩；右側

釋迦，雙手托鉢。下方三護法神，均半身，中間體格較大，眉骨隆凸，厚唇闊

口。著鎧甲長袍，左手持一桃形物，右手握長劍。左側一身似力士狀，頭頂作山

石形，身右側題刻「山神眾」；右側者形姿與左側者略同，頭頂作樹杆狀，身左側

題刻「樹神眾」。另外龕左側題刻「□護大千國土經」經目。根據造像風格及其題

記推斷該龕開於趙智鳳營建大佛灣時期（圖 9）。菩薩屋位於大佛灣西南約 5.5 公

里處，與菩薩堡直線距離約 300 米，亦開於一獨立巨石。二者造像形制與內容類

似，屬同期開鑿。只是菩薩屋造像因石體開裂加上風化嚴重，保存不若前者。 

板昌溝三身佛造像位於中敖鎮雙溪村，開鑿於山腰一獨立石堡的南面，周邊

未有其他造像。三身佛均為半身，體量相當，頭布螺髻，著僧祇支、垂領袈裟。

中間毗盧雙手置於胸前作印，左側盧舍那胸以下殘毀，右側釋迦左手於胸前托

缽，右手曲肘上舉。 

高坪鄉玄頂村三身佛龕造像分上下二層，格局類似菩薩屋與菩薩堡。現下層

造像已毀，僅存三個淺龕。上層即爲三身佛，皆跏趺坐，毗盧不戴冠，頂有 V 字

形光芒，雙手結印。左側盧舍那結定印，右側釋迦左手扶膝，右臂上揚，手殘。

三佛均腕戴手鐲（圖 10）。 

                                                        
16 關於三身《華嚴經》有描述，《世間淨眼品》雲：「佛身清淨常寂然，普照十方諸世界，寂滅無

相無照現，見佛身相如浮雲。一切眾生莫能測，如來法身禪境界，無量方便難思議，是智慧光照

法門。」《盧舍那佛品》雲：「教化無邊眾生海，盧舍那佛成正覺。放大光明照十方，諸毛孔出化

身雲，隨眾生器而開化，令得方便清淨道。」《入法界品》：「若見眾生形容醜陋，我為說法，令得

無上清淨法身；若見眾生色相麁惡，我為說法，令得如來微妙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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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足寶頂菩薩堡三身佛  南宋        圖 10  大足高坪玄頂村三身佛  南宋 

2、安嶽毗盧溝與寶石庵三身佛 

安嶽龍台鎮毗盧溝與石鼓鄉寶石庵兩處三身佛均屬柳趙教派造像遺存，二者

雖遭後期改動，但主體特徵尚爲喪失。 

毗盧溝造像現存三龕，其中第三號龕爲三身佛，龕內主尊均跏趺坐，著垂領

袈裟，其中毗盧像高約 3 米，戴冠，雙手與胸前結印，冠內有柳本尊像；左側盧

舍那螺髻，結定印；右側釋迦螺髻，左手扶膝，右手施說法印。三尊兩側分別侍

立一身長髮齊眉的世俗弟子（圖 11）。寶石庵共 3 龕，第三龕爲三身佛，龕高

5.25 米、寬 6.7 米、深 2.3 米。現存造像後期改動明顯，從痕跡推斷三佛原來特

徵與毗盧溝做法類似。所不同者該龕正壁毗盧左右分別造三身小佛，趺坐於圓

龕，左右側壁分別再造一身，共八身，每個小佛有佛名題記。三佛左右分別有一

身長髮齊眉的世俗弟子和著鎧甲護法（圖 12）。 

     

  圖 11 安嶽龍台鎮毗盧溝三身佛  南宋          圖 12 安嶽石鼓鄉寶石庵三身佛  南宋 

3、以毗盧、柳本尊、釋迦爲組合的特殊「三身」造像 

以毗盧、柳本尊、釋迦爲主的組合造像在柳趙教派造像體系中表達的仍然是

佛「三身」思想。 



500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寶頂小佛灣第 4 號龕，正壁造像自上而下分爲三部分：上面一派小佛爲過去

七佛。中部爲毗盧、柳本尊、釋迦三尊，毗盧居中，半身，體量較之左爲大，手

結毗盧印，不戴冠。左側爲柳本尊，趺坐，居士裝，右手指向毗盧。右側釋迦，

趺坐，定印。毗盧兩側龕壁有四則題記，左側上部爲「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下

部爲「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右側上部爲「佛日

光輝，法輪常轉」，下部爲「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

受」（圖 13）。毗盧三尊下部爲不動明王，遊戲座狀，兜鍪鎧甲，右手執劍，左右

各三身鬼族眷屬。 

安嶽毗盧洞第 2 窟的案例與寶頂小佛灣略有不同，窟內正壁以毗盧、柳本

尊、釋迦爲主尊，三尊皆趺坐，毗盧居中，戴冠，飾瓔珞，雙手舉起外揚；左側

柳本尊，著袈裟，不戴冠，捲髮，左臂不存，右手舉於胸前；右側釋迦左手定

印，右手說法印。三尊兩側各一身俗裝脅侍。洞楣題刻「寶嚴」二字，左右對聯一

幅：「惟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圖 14） 

        

 圖 13  寶頂小佛灣第 4 龕造像  南宋           圖 14  安嶽毗盧洞第 2 窟造像  南宋 

上述組合中柳本尊在形象上保持了世俗特徵，從其取代盧舍那而言，在地位

上無疑被等同於佛尊。這一點與柳趙教派將柳本尊崇爲毗盧佛的化身的主張契

合，安嶽毗盧洞柳本尊十鍊圖中有記： 

大藏佛言：本尊是毗盧遮那佛，觀見/眾生受大苦惱，于大唐大中九年六/

月十五日于嘉州龍遊縣玉津鎮天/池壩顯法身，出現世間，修諸苦行，轉/

大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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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奇異的配置在佛教造像中沒有先例，出現於柳趙教派造像體系中，折射出該

教派在教義思想上所具有的獨特性。 

(四) 毗盧尊像 

突出毗盧單尊性格的造像主要分佈在寶頂大佛灣、小佛灣、珠始山、龍頭

山、岩灣、四川安嶽茗山寺等處。毗盧形姿以趺坐（個別站立）或顯半身爲主，有

戴冠與不戴冠者，戴冠者頂有柳本尊坐像，雙手結毗盧印。一般沒有文殊與普賢

二脅侍，個別配置了護法。 

1、寶頂大、小佛灣毗盧佛 

大佛灣第 27 龕，高 3.88 米、寬 3.6 米、身 0.84 米，造像爲毗盧單尊（又被稱

之「柳本尊正覺像」17），作胸像，高 3 米，面部後期有改動，戴冠、著垂領袈裟，

雙手於胸前結印，寶冠內有柳本尊趺坐像，並放出兩道光芒伸向龕頂（圖 15）。 

小佛灣第 9 窟「毗盧庵」，由石條砌成，內外四壁均有造像18。正壁爲主尊毗

盧佛，趺坐於一圓形龕，戴冠（內有柳本尊像），著僧祇支、垂領袈裟，雙手與胸

前結印。主尊上部左右各一小圓龕，內分別爲文殊與普賢。因二聖體量過小，與

主尊形成明顯差距，故該壁旨在突出毗盧單尊（圖 16）。毗盧身側及上方龕壁題

有「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毗盧法性海」和「本者根本，尊者最尊」之偈語。窟左

右壁爲四方佛、菩薩、柳本尊十鍊圖、明王等造像。 

        

            圖 15  寶頂大佛灣毗盧像  南宋           圖 16 寶頂小佛灣毗盧像  南宋 

                                                        
17 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內容總錄》，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

第 235 頁。 
18 該窟具體造像可參前揭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內容總錄》，第 504-5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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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寶頂珠始山、龍頭山、岩灣毗盧佛 

珠始山造像，龕口呈方形，高 3.65、宽 5.50、深 3.35 米，龕內造像 9 身，毗

盧及左右各四身護法。毗盧爲半身像，高 2.70 米。不戴冠，螺髮，著僧祇支、垂

領袈裟，雙手風化，從殘痕龕應於胸前結印。左右爲八大護法，作風與內容同於

寶頂大佛灣 2 號龕護法造像。龕壁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題記（圖 17）。 

龍頭山共有 8 龕造像，其中第 1、3 號龕爲毗盧尊像。第 1 龕，毗盧半身，高

1.89 米，不戴冠，著僧祇支、垂領袈裟，腕戴鐲，雙手於胸前結印。左右各一身

護法立像，殘損嚴重，僅存痕跡。位於主尊佛像身前方台正面題刻銘文，多有漫

漶，曰：「不……六種外……精靈/妄起貪愛……/盜心侵犯一毫一……/仰天龍八部

六通……/大聖者護戒大力……/□施行令犯……/一發苦……/……」19第 3 龕，圓

形，左側殘毀甚重，主尊爲胸像，頭毀，後世以水泥補塑，可辨著垂領袈裟，雙

手不現（圖 18）。 

岩灣毗盧造像，主尊高 1.0 米，跏趺坐，不戴冠，螺發，著僧祇支、垂領袈

裟，腕戴鐲，左手置腹前結定印，右手舉胸前結說法印。佛座一方案，覆帷幔，

上置鉢形器物。方案左右各有一立像，風化嚴重，似供養人，左側者懷抱一小

兒。該龕似由柳趙教派信徒所造。 

       

          圖 17  寶頂珠始山造像  南宋                     圖 18  寶頂龍頭山造像  南宋 

3、安嶽茗山寺石窟毗盧佛 

茗山寺石窟位於四川安嶽縣石羊鎮頂新鄉民樂村附近的虎頭山巔，也屬於

柳趙教派分道場之一，現存窟龕 12 座。第 5 號龕爲弧形淺龕，高 6.1 米，寬 4

米，內造毗盧佛單尊立像，像高 4.7 米。毗盧戴冠（內有柳本尊像），腕戴镯，

                                                        
19 鄧啓兵、黎方銀、黃能遷《大足寶頂山石窟周邊區域宋代造像考察研究》，發表於 2014 年大足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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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僧祇支、垂領袈裟，雙手於胸前結印（圖 19）20。 

               

a                                           b  

圖 19  安嶽茗山寺毗盧佛 南宋 

(五) 圓覺造像 

《圓覺經》全稱《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唐佛陀多羅譯），共一卷，以

文殊、普賢等十二上首菩薩問詢，如來作答形式闡釋了大乘教法之圓覺妙理與觀

行法門。《圓覺經》因華嚴五祖圭峯宗密的推崇而盛行於唐宋之際。宗密認爲該經

「深達義趣」，「具法性、法相、破相三宗經論，南北頓漸兩宗禪門，又分同華嚴

圓教」，「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21，遂廣爲疏解「誓

傳是經」。緣於宗密的傳弘，該經被後世學者納入華嚴體系。 

有宋之時，《圓覺經》在西南川渝地區頗受道俗青睞，南宋潼川（今四川三臺

縣）沙門居簡在《圓覺經集註‧序》中言：「圭峯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

廣博浩繁之中，略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於戲盛

哉。」22與此同時，以《圓覺經》爲文本的變相也出現於各地寺觀，如安嶽華嚴洞、

大足寶頂圓覺洞、陳家岩第 1 窟等。緣於這種深厚的傳播基礎，圓覺變相也被柳

趙教派納入其造像體系，安嶽華嚴洞與寶頂圓覺洞即是代表。 

1、安嶽華嚴洞造像 

安嶽華嚴洞位於石羊鎮華嚴洞村箱蓋山，因其主尊爲華嚴三聖而得名。洞窟

                                                        
20 西南民族大學石窟藝術研究所《四川安嶽縣茗山寺石窟調查簡報》，《四川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23-31 頁。 
21 《圓覺經大疏》，《卍新纂續藏經》第 9 冊，第 323 頁下。 
22 《卍新纂續藏經》第 10 冊，第 437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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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爲平頂，平面呈長方形，高 6.2 米，寬 11.1 米，深 11.3 米。正壁主尊爲華嚴

三聖，毗盧居中，趺坐於須彌蓮座，戴冠，內有柳本尊像，著僧祇支、垂領袈

裟，手結毗盧印。左側普賢，左手執貝葉，右手扶膝，騎白象；右側文殊，右手

執如意，左手安膝，騎青獅。二菩薩均戴花冠，飾瓔珞，外著袈裟。三聖兩側各

立一侍者。左右壁各五菩薩，衣飾與文殊、普賢基本相同，皆跏趺或遊戲坐於平

臺，手執蓮蕾、寶珠、貝葉、佛塔等法器。眾菩薩頭頂上部表現了天宮、佛塔等

建築，附以說法、禮拜、赴會等內容，在窟門附近左右壁有善財形象出現，故這

裏或刻畫了華嚴七處九會之場面（圖 20）。 

2、大足寶頂圓覺洞造像 

大足寶頂大佛灣圓覺洞形制與安嶽華嚴洞類似，窟高 6.02 米，寬 9.55 米，深

12.13 米。窟門較小，並有甬道。石窟正壁爲三身佛，皆趺坐須彌蓮座，著僧祇

支、垂領袈裟。毗盧居中，戴冠，雙手於胸前結印，左側盧舍那結定印，右側釋

迦雙手捧鉢。三佛頭頂皆有化佛，其中毗盧頂部爲柳本尊像。三佛兩側分別立一

侍者，左側者，著僧衣，頭髮齊眉，雙手合十；右側者爲世俗裝，戴冠，著長

袍，持笏。石窟兩側壁爲十二菩薩，左右各六，趺坐姿爲主，個別遊戲坐，著裝

相同，均戴冠、胸飾瓔珞，外著垂領袈裟。其中最裏面位置左右相對者爲文殊與

普賢，身邊有各自坐騎，眾菩薩頭頂上方爲一些化現人物。石窟前方中央，一跪

拜菩薩，合十，面向三佛，作問道狀。對於此身菩薩，學界理解爲十二菩薩化

身，象徵依次向佛問道情景（圖 21）。 

 

圖 20 安嶽華嚴洞造像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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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大足寶頂圓覺洞造像 南宋 

三、華嚴造像在柳本尊一系佛教中的意義 

如前文所述，柳氏一教造像顯密雜糅、禪教兼融，題材之豐，種類之多（達

三十餘種），如此紛繁複雜的內容，沒有那個宗派堪與相比。也正是這一點，學

界在分析寶頂大佛灣星羅棋佈的造像時，似乎失去方向感，困惑於對其「主

題」、「中心」、「統屬」等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這並非意味着沒有答

案可尋，其實在趙智鳳時期不光重各類尊像或經變的製作，同時崇奉代表「法

寶」的經典。不同於傳統教派的是其所尊者非個別幾部經典，而是整個十二部藏

經。可以看到在寶頂石窟造像中所留下的經文題記，均以「大藏經云……」或「大

藏佛說（言）……」等爲起首，以示正統。其中圓覺洞甬道壁題有「南無大般若

經，南無大寶積經、南無大華嚴經、南無大涅槃經」四大部經名。而更著者有寶

頂小佛灣大藏塔（經目塔）與安嶽雙龍街鄉報國寺經目塔，塔身題刻了大藏經

名。其中寶頂小佛灣塔身雖有風化，但能辯識的經名多達 510 種，2135 卷23。

刻寫經名或經文在佛教中是較爲普遍的事，旨在對佛經的梳理與載錄，以防後

世亡佚或失傳。北京房山、河北响堂山、安嶽臥佛院等刻經即是例證。但是柳

氏佛教在象徵佛陀「法身」的塔上題刻經名，其意義就不僅僅爲了經名的保存，

而在於體現對三藏的崇敬與信仰。對於此，寶頂大佛灣護法神龕「華嚴大齋八万

□千會，每會轉大藏經一遍」、小佛灣大藏塔「普爲四恩，看轉大藏」、小佛灣

七佛壁「欲知妙藥，十二部經爲藥」等題記更能說明這種敬仰的存在。 

在造像上多宗兼弘，經典上大藏爲重，不立一宗，集諸宗之長；不偏一

經，博眾經之要。柳趙教派所走的是一條打破宗派界限，促進融合統一的教改

                                                        
23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大足寶頂山小佛灣祖師法

身經目塔勘查報告》，《文物》199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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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看似如此，但這恰恰又成爲其立「宗」之大要。趙智鳳的抱負在於通過大

膽的重組與改革，注入佛教以新的生機與活力，以振會昌法難後長期的萎靡與

氣餒。 

趙智鳳充滿氣魄與力度的改革中，「設像行道」無疑成爲最方便「法門」。「像」

的設立，在功能上既注重宗教性（教義思想的表達），又突出世俗性（平民大眾的

教育），道俗並舉，二者兼顧是其最明顯的表徵。在圖像的捨取中華嚴類題材佔

據了最重份量，其因主要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毗盧遮那佛爲弘教本尊。此系佛教雖多宗雜糅、顯密均弘，但以毗

盧遮那佛爲皈依本尊，所謂「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毗盧法性海」。《唐柳本尊傳》

碑和《柳本尊十鍊圖》題記顯示，教主柳本尊乃毗盧「托俗」之身，顯凡相於世間

修諸苦行，轉大法輪。在毗盧和柳本尊造像中，往往柳本尊頂有毗盧像，毗盧佛

頂有柳本尊像，以示柳本尊與毗盧佛異體而同質，是法身與人格化的統一。趙智

鳳時期廣造毗盧佛尊像，一方面體現了該教以「法身」毗盧佛爲「本尊」的教義理

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教主柳本尊的崇奉。 

第二，以大乘菩薩道爲修行宗旨。在造像格局上打破佛、弟子、菩薩、力

士、天王由裏到外的傳統配置，而是以佛與菩薩的組合爲其主體。在主尊的脅侍

中不見阿難、迦葉等弟子形象，《華嚴變》、《觀經變》、《涅槃變》、《十二圓

覺變》等即是例證，更新奇者連《涅槃變》中也沒有弟子出現，暗示了如來神變「非

諸聲聞所能知見，唯諸菩薩乃能覩見」24的大乘境界，這一點無疑與華嚴教旨相契

合。突出菩薩，尤重文殊與普賢是柳趙教派造像獨特處之一，凸顯了該教派以

「菩薩萬行」的大乘道爲修行旨歸的基本思想。華嚴三聖或文殊與普賢造像的流

行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第三，以法身常住爲信解理念。佛現三身，唯法身永存不滅，「能攝藏一切

之法」。分析寶頂小佛灣大藏塔與安嶽報國寺經目塔，這裏塔是佛身的象徵，經

名是佛法的代表，二者結合是「佛」與「法」的高度統一，體現了「一切佛法皆依

法身，以法身為上首故。法身常住為一切佛法性」的精神25。另有三身佛尊，突出

的是居於中央的毗盧遮那，仍然揭示了「法身常住」，佛法永恆的真理。 

柳本尊佛教在造像上重華嚴類題材，無疑從華嚴義學汲取很多營養以資本宗，

這是以毗盧與文殊、普賢三聖爲主的華嚴類造像流行的主要因素。但華嚴造像在這

裏所體現的已非典型的華嚴學意涵，而是與表達密祕、淨土、禪宗乃至儒家思想爲

主的造像相並置，在一種特殊的空間組合中被賦予新的意義與功能。不僅華嚴類造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藏》第 9 冊，第 679 頁中。 
25 《攝大乘論釋》，《大正藏》第 31 冊，第 236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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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如此，其他原本被歸結於某宗的造像同樣發生角色與身份的轉變。該教「拿來」

眾像「改造」爲自己的圖像體系，以「設像」作爲本教「行道」的首要法寶。 

結 語 

宋代理學的發展帶給佛教的變化是具有宗派理論個性的時代已經結束，內部

走向融合並兼弘各家學說成為一大特點26。兩宋時期的大足地區，民間道俗信眾

史無前例地出現對宗教的狂熱崇信，各地興起開窟造像之風，至南宋臻於鼎盛。

大足境內現存的 75 處唐至清代時期石窟遺蹟中，僅宋代所造者數量幾乎佔去一

半。總攬之，大足石窟造像具有兩大特點：其一，以體現釋道儒精神爲主的三教

合一題材造像普遍出現；其二，以體現柳本尊一系教義思想的造像普遍出現。這

兩大體系造像從內容、規模、數量、格調、作風等方面合而論之，堪稱僅有。 

柳本尊佛教在這樣一種具有濃鬱信仰氣氛的土地上滋生而起，然而受宋代三

教合一思想的影響，所走的依然是一條「博採眾長」的融合道路。不同的是，趙氏

建立了一套以毗盧本尊爲核心、多宗兼弘的造像體系，通過營建以寶頂爲主的佛

教道場作爲修行和弘法的主要陣地。 

該系佛教在造像上重華嚴類題材，這與本地流行華嚴信仰不無關聯。在其之

前大足與安嶽兩地已有多處反映華嚴宗的造像案例27。如大足石篆山北宋第 5 窟

文殊與普賢造像，大足北山南宋第 136 窟（轉輪經藏窟），多寶塔內南宋五十三

參造像、華嚴三聖、毗盧佛、三身佛等。兩宋時期華嚴造像在大足安嶽地區流佈

反映了華嚴信仰的存在，趙智鳳將華嚴造像引入柳趙教派，顯然與當時華嚴思想

深入民間有關。 

備註： 

項目資助：重慶市社科規劃一般項目「宋代川渝地區的『柳本尊』信仰及其石窟藝

術研究」（2018YBYS165）。 

                                                        
26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12 頁。 
27 相關成果有：黎方銀《大足北山多寶塔內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石刻圖像》，《敦煌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51-63 頁。胡文和《四川石窟華嚴經系統變相的研究》，《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90-95 頁。孫修身《四川地區文殊菩薩信仰述論》，《敦煌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73-97 頁。陳

明光，《大足多寶塔外部造像勘察簡報》、陳清香《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

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88-113、

278-296 頁。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

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7-54 頁。米德昉《大足多寶塔宋代五

十三參造像》，發表於 2015 年臺北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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